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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路超

一晃，也有快20年了，有一次我参加团
县委组织的青年干部论坛，论坛收尾时，时
任县委副书记的领导并未堆砌空洞说教，只
以“根、气、机、缘”四字概括青年干部成长修
身之道，劝诫在场年轻人放平心态、踏实前
行。最近，与国防科工委退休团级老兵马老
爷子闲谈往事，再回味这四个字，心中感悟
愈发厚重通透。四字之中藏着先天与后天、
被动与主动、积累与际遇的辩证智慧，放在
新时代党员干部修身履职的语境下，依旧是
极具现实价值的人生箴言。

何为“根”？根是与生俱来的先天底
色，是父母血脉、原生家风、故土乡情共同
赋予我们的生命本源，是每个人无法自主
选择的人生起点。有人自小在农家沃土长
大，骨子里带着踏实耐劳的底色；有人受书
香门第熏陶，天然保有向善向学的本心；还
有人成长于红色家庭，早早埋下忠诚奉献
的种子。先天之根决定了我们人生起步的
底色与格局，却不能定义人生终点。

反观当下，部分年轻干部对待“根”的
态度出现两种偏差：一是“忘本”，走出农村
进了机关，便羞于提及出身，刻意割裂与乡
土群众的天然联系，变得官气十足、脱离地
气；二是“怨根”，总把个人发展不顺归咎于
起点不高、家世不显、没有“背景”，在怨天
尤人中消磨了奋斗志气。这两种心态，看
似截然相反，实则同出一源——忘记了根
的本质不在于出身，而在于是否从中汲取
了做人的正直与做事的韧劲。

身为党员干部，更要认清双重之根：一
是血脉家风之根，不忘来时之路，常怀感恩
之心；二是信仰初心之根，扎根人民群众，
坚守为民宗旨。根基扎得稳，方能抵御前
路风雨诱惑，行稳致远。

何为“气”？气与先天的根截然不同，是
完全依靠后天磨砺、自我修炼得来的精神气
质、心性格局与立身风骨。一个人无法更改
出身根基，却能一辈子打磨自身之气。读书
沉淀书卷静气，基层历练淬炼担当硬气，历
经挫折养出沉稳大气，坚守底线涵养清风正
气。同样起点的年轻人，数年之后境遇格局
差距悬殊，根源便在“养气”二字。

现实中，一些年轻干部恰恰在“气”上
露了短板：有的“躁气”过盛，板凳还没坐热
就想着“进步”，一件事没干成便盘算“履历”，做事急功近
利、急于求成；有的“娇气”未脱，遇到棘手矛盾绕着走，碰到
群众表达诉求躲着行，吃不了基层的苦、受不了挨批的屈；
还有的“俗气”缠身，热衷经营圈子、攀附关系，把心思花在
迎来送往上，把精力耗在应酬交际中。凡此种种，归根结底
是缺了一口“静气”。心静不下来，就沉不下去；沉不下去，
就立不起来。

所谓修身，核心便是养气，在日复一日的实干、自省、坚
守中，塑造独属于自己的人格底色。

何为“机”？机遇从来不是凭空降临的幸运，而是个
人长久拼搏、持续实干换来的回馈。年少时我曾片面认
为，机遇全靠等待、依靠外力成全，历经半生基层工作才
幡然醒悟：弱者坐等时机，强者主动创造时机。所谓契
机，只会留给有积累、肯付出、敢担当的人。深耕基层走
访调研，摸清群众急难愁盼，是积攒识别机遇的眼界；面
对急难任务主动靠前，啃硬骨头、扛重担子，是练就把握
机遇的能力；常年坚持学习提升本领，拓宽认知边界，是
储备乘势而上的底气。

当前，一些年轻干部对“机”的认识存在误区：一是“等机”
心态，总觉得组织欠自己一个机会，把时间耗在观望、等待、抱
怨上，对眼前的工作得过且过，不肯下笨功夫积累；二是“投
机”心态，热衷于“短平快”的政绩工程，什么容易出亮点就干
什么，哪里能露脸就往哪里钻，对那些打基础、利长远、不出彩
的“潜绩”敷衍了事。这两种心态，都忽视了机遇的本质——
机遇是干出来的，不是等出来的，更不是投出来的。

新时代为基层干部提供了乡村振兴、基层治理、民生服
务等广阔舞台，所谓良机，从来不是天降馈赠，而是一分耕
耘一分收获的回报。

何为“缘”？同道知己、共事同行的缘分，向来可遇而不
可求，无法强求，但自身修为，决定了能否接住迎面而来的
缘分。不少人执着于追逐人脉圈子，耗费心思经营关系，却
忽略了向内修行。一个人心胸狭隘、行事浮躁，即便偶遇良
师益友，最终也会擦肩而过；一个人一身正气、踏实向善，行
走路上自会吸引志同道合之人。

现实中，部分年轻干部在“缘”上亦走入误区：有的
“攀缘”心切，把主要精力用于跑关系、搭天线，视“朝中有
人”为晋升捷径，把组织培养异化为人身依附；有的“轻
缘”寡情，对前辈提点不知感恩，对同事帮衬视为当然，对
群众信任随意挥霍，日久人心离散、孤立无援。这两种误
区，都暴露出对“缘”的功利化理解——把缘分当作交易，
把关系当作筹码。对党员干部而言，有三类缘分最为珍
贵：前辈引路的师生之缘，教会我们坚守初心；同事并肩
的同道之缘，凝聚干事合力；群众相交的百姓之缘，践行
为民初心。缘分虽不可求，却可自修，自身德行、格局、担
当，便是吸引良缘最好的底气。

坦然接纳先天之本，深耕基层滋养初心之根；坚持终身
自修，涵养干事创业的浩然之气；笃行实干不怠，主动把握
时代赋予的机遇；修身立德向善，珍惜路上每一份同道缘
分。以四重修行砥砺初心，扎根群众、锤炼自我、实干争先、
以诚待人，方能在为民服务的道路上步履不停，书写属于新
时代基层工作者的答卷。

（作者为河北省东光县第一中学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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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只看“回来多少人、带回多少钱”
更要看回来了什么样的能力结构

记者：近年来，湖北正大规模推进以“楚商回乡”“外出人员返乡创
业”和“高校师生创新创业（含校友回归）”为核心的三大行动。湖北是
劳务输出大省，但这几年，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往回走。从您的调研看，
这股“归雁潮”是怎么形成的？有什么特点？

李志刚：这股“归雁潮”不仅是湖北一地的趋势，还是我国整体空
间格局中东部区域和中西部区域关系转化的体现，是东部发展要素向
中西部转移的大趋势的体现。这背后，主要有三大力量在发挥作用。

第一，推力。沿海产业结构升级、部分劳动密集型环节向中西部转
移，传统代工岗位的相对吸引力下降，推动劳动力回流。同时，广州等
超大、特大城市持续开展城市更新行动、城中村改造，“同乡同业村”面
临剧烈空间转型（如广州大塘的“湖北村”等），加速劳动力和产业返乡。

第二，拉力。国家持续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新型城镇化建
设，湖北近年在县域道路、物流、电商基础设施上的投入大大改善了创
业“硬环境”，数字经济、直播电商兴起，大幅降低了创业资金门槛和地
理门槛，过去在广东开厂要租厂房、招工人、跑渠道，现在一部手机、一
个直播间，在县城甚至镇上就能对接全国市场，这背后是高速交通网
络和物流基础设施系统的高效运行。

第三，引力。湖北各级地方政府这几年把“楚商回归”“归雁工程”
做成专项行动，配套融资、用地、住房、子女入学等实实在在的政策工
具，取得了明显示范效应、社会文化效应和价值认同效应，形成实实在
在的吸引力。

从特点上看，可以用三个“新转变”来概括当前趋势。从“生存型返
乡”转向“发展型返乡”，过去回来是因为在外面站不住脚，现在回来是
因为在家乡能做成事；从“个体式回流”转向“产业链式回流”，一个“能
人”回来，往往带回一整条供应链和一批老乡，这也是天门等地服装电
商能快速形成产业集群的关键；从“体力型”经验转向“智识型”经验，很
多人在东部沿海积累的不是简单的打工技能，而是电商运营、供应链管
理经验与品牌意识——这些专业知识与技能，或者说“软实力”的回流，
往往比资金回流更值钱。这也是我一直说的，看待返乡创业不能只看

“回来了多少人、带回了多少钱”，更要看回来了什么样的能力结构。

返乡创业倒逼城镇功能升级
城镇规模和形态开始跟着产业和就业走

记者：返乡创业正在如何改变湖北县域的面貌？这对以县城为重
要载体的新型城镇化建设意味着什么？

李志刚：我们团队在调研湖北天潜沔地区（天门、潜江、仙桃一带）
时，提出过一个判断，叫“创业回流主导型县域城镇化”。这个概念的
意思是：过去很多县域城镇化的动力来自行政推动，靠撤县设区、靠土
地财政、靠开发区规划一张图；而现在越来越多的县域，城镇化的动力
是从产业和创业者身上“长”出来的。人回来了，不是简单地回到县城
居住，而是把资金、技术、市场网络这些要素也一起带回来了，这些要
素要落地，就需要厂房、物流、金融、职业教育这些配套，城镇的功能因
此被倒逼着升级，这跟过去“先建城、再招商”的路径是反过来的。

具体到我省的一些典型案例，天门服装电商是“产业集群带动县
城提质”的典型。根据当地政府统计数据，2021年至2025年，天门服
装电商交易额由70亿元增长至700多亿元，形成37个纺织服装产业
园区，集聚4.3万户经营主体，吸引约10万人返乡创业，带动16万人就
地就业。销售主要在线上完成，但打样、加工、仓储、物流、培训、售后
等环节均嵌入本地，推动数字流量转化为实体产业、稳定岗位和城镇
服务需求，使人口、就业和产业更多留在县域。当地近年新生儿出生
量上升也是其效应之一。房县黄酒走的是另一条路，“特色农业+文
旅”把产业和乡村空间绑在一起，城镇化的载体更多是重点镇和产业
村；广水“楚商回归”项目密集落地，体现了乡情网络和产业招商结合
的效果。这三种路径说明，返乡创业对县域城镇化的改变，不是简单
的“人回来、城变大”，而是让县域城镇化找到了产业根基，城镇的规模
和形态开始跟着产业和就业走，形成真实的在地城镇化。

一个健康的县域城镇化体系
需要三种路径相互配合、形成合力

记者：我们看到，同样是返乡创业，落地形态却很不一样：有的在县
城开发区集聚，有的在重点镇扎根，有的向乡村扩散。这种差异是怎么
形成的？不同的空间模式，对县域城镇化路径产生了怎样不同的影响？

李志刚：这种空间分化背后，其实是三重逻辑在起作用。
第一是产业属性的逻辑：电商、轻工制造这类需要规模化厂房、物

流枢纽和金融配套的产业，天然会向县城开发区集聚，因为只有开发区
能提供这些公共品；而黄酒、农产品加工这类依赖原产地资源禀赋的产
业，天然要贴近乡村和重点镇布局，离开了原产地就失去了产业的根。

第二是创业者资源禀赋的逻辑：手里有一定资本、技术含量较高
的“大雁”，往往有能力也有意愿进园区、上规模；而小本经营、依托家

庭作坊起步的“小燕子”，更倾向于留在成本更低、社会网络更熟悉的
乡镇甚至村一级。

第三是地方治理的逻辑：县里能不能拿出现成的标准厂房、能不
能把重点镇的基础设施配套到位，直接决定了返乡创业者“落哪儿”的
选择空间。

这三种空间模式，对应着三条不同的城镇化路径，它们相互补充
而非零和博弈。

第一，“开发区集聚型”模式，走的是“强县城”路径，人口和产业向
县城中心集中，有利于形成规模效应和公共服务的集约供给，但也要
警惕“集而不群”、同质化竞争的风险。

第二，“重点镇扎根型”模式，走的是“强中心镇”路径，能够在县城
和乡村之间形成一个功能节点，分担县城的压力，也让城镇化的红利
辐射得更远。

第三，“乡村扩散型”模式，走的是“就地城镇化”路径，好处是不需
要大规模的人口迁移就能实现非农就业和生活方式的转变，但对乡村
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稍有不慎就容易出现“有
产业、无功能”的空心化问题。

一个健康的县域城镇化体系，需要这三种路径相互配合，形成合力。

解决“同质化竞争”“塘小鱼多长不大”
一开始就想清楚“群”从哪里来、“链”长什么样

记者：从过去全国一些地方的情况看，产业回来了、空间在扩张，
一些矛盾也开始露头。部分园区企业同质化竞争严重；有的市场容量
小、资金结算慢、物流成本高，“塘小鱼多长不大”；有的光打“感情牌”，
无法提供事业发展的清晰路径，导致“归雁”又飞走；有些乡镇“圈地建
园”，土地粗放利用甚至触碰红线。

李志刚：表面上看是阵痛，根子上是结构性问题。“同质化竞争”
“塘小鱼多长不大”，反映的是县域市场容量和要素配置能力的结构性
短板，一个县的消费腹地、金融深度、专业化分工能力本就有限，如果
招商时不做产业链的系统规划，只是把企业空间集中在一个园区里，
这就只是物理意义上的堆在一起，而不是有活力的“集群”，形不成分
工协作、信息共享、创新外溢。这不是靠时间就能自然解决的，需要在
产业规划阶段就想清楚“群”从哪里来，“链”长什么样，政府如何积极
主动去引导和谋划。

“乡情牌”留不住人，说到底是营商环境和长期发展预期的问题。
创业者一方面重视子女教育、医疗、产权保护、政策连续性这些“硬指
标”，另一方面看重参与家乡发展和建设过程本身以及提升地方治理
这样的“软指标”。至于“圈地建园”、土地粗放利用甚至触碰红线，背
后原因是地方考核机制仍然偏向投资规模、开发面积这类显性指标，
而不是产业实际的用地效率和就业带动效果，说到底还是缺乏正确政
绩观。这些问题，不是发展速度快带来的副作用，而是整体规划、考核
逻辑、制度改革没有跟上产业和社会发展规律变化的结构性滞后，需
要从治理逻辑上系统调整。

不能单靠感情和政策补贴把人喊回来
需要把家乡的生产率“洼地”填平一些

记者：有时候，我们讲，要尊重劳动力流动规律，比如，劳动力从低
生产率部门向高生产率部门、由欠发达区域向发达区域、由低技能岗
位向高技能岗位的迁移。有的时候，我们又讲，家乡呼唤游子。怎么
看待这二者之间的关系？就建构好的生态而言，流动和回归如何才能
统一成“发展”的一体两面？

李志刚：这两句话看似是两种逻辑，其实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并不
矛盾。“劳动力向高生产率部门、发达区域迁移”讲的是市场配置资源
的效率逻辑，这个规律不能也不应该靠行政力量去逆转。如果家乡的
产业生产率、公共服务水平、发展机会本身没有提升，单靠感情和政策
补贴把人喊回来，留下的可能只是低质量、不可持续的回流，这对个人
和地方都不是好事。“家乡呼唤游子”讲的则是区域协调发展和社会公
平的逻辑，它要解决的不是“要不要流动”，而是“流动的方向能不能更
多元、更自由”，让一个人在权衡去留时，家乡真的是一个能够提供相
近发展机会的选项，而不是无奈的退路。

所以，衡量一个地方返乡创业生态好不好，关键不在于“回来了多
少人”，而在于“回不回”是不是真正变成了一道自由选择题。要做到
这一点，本质上是要把家乡的生产率“洼地”填平一些：一是依托县域
真正的比较优势产业做深做透，而不是四面出击；二是发挥数字经济
的“平权”效应，打破经济地理的不平衡，让县域也能对接全国甚至全
球市场，弥补区位和规模的先天不足；三是把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落
到实处，尤其是教育、医疗、养老这些直接影响下一代的领域。当县域
的产业生产率、公共服务水平能够逐步缩小与发达地区的差距，向外
流动和向内回流就不再相互对立，而是同一个劳动力市场优化配置过
程中的一体两面——有人走出去积累资本、技术和市场经验，也总会
有人带着这些要素回流反哺家乡，这才是县域发展这盘大棋应有的样
子，也是我省县域城镇化真正可持续的动力所在。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常少华 见习记者 谭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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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湖北考察时强调，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新型城镇化建设，发展

各具特色的县域经济。

今年上半年，全省新增返乡创业经营主体6.2万个，城镇新增就业55.9万人。以天门、仙桃、广水

等为代表的一批县级市，正经历从“劳务输出地”向“创业集聚区”的转型。

为探究返乡创业与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新型城镇化建设之间的关系，湖北日报《理论周刊》专访了

武汉大学城市设计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教授委员会主席李志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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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冯振博

村里人都懂一个理儿——果子熟了，谁路过都想摘一颗
尝尝；树苗种下去，头几年光浇水施肥见不着收成，谁愿意守
着？

干部队伍里也有这种事。有些地方，有现成经验可以
学、有成熟模式可以套、有立竿见影的事可以干，大家都抢着
去摘果子。什么工作好出成绩、什么项目容易出彩、什么活
动拍照好看，争得头破血流。

可轮到“栽树苗”的事呢？基础研究投入大见效慢、历史
遗留问题盘根错节、民生“微实事”干了没人知道——没人愿

意碰。之前看过一篇调研文章，印象非常深刻，说同样的财
政投入，修一条景观大道能上电视，改造一百个老旧小区下
水道连个简单报道都没有。结果呢？大道修了拆、拆了修，
下水道堵了四年没人管。

和同事闲谈时说起一位老前辈，干了三年，年年都
在做同一件事——跑部门跑资金，争取资金修一条十二
公里的通村路。同事换了一茬又一茬，有的调走了，有的
提拔了，他还在那儿修路。有人笑他：“一条路修三年，你
图什么？”他说：“图这条路修通了，山里的东西能运出
来，孩子上学不用蹚泥水。”前年路通了，他没走，接着干
下一件事。路修好了，人没走。这种事放在一些人眼

里，就是“不会干”——干了三年，一个亮眼的“政绩”都
拿不出来。可老百姓知道，那条路上每一米都有他踩过
的脚印。

为什么“摘果子”的人多、“栽树苗”的人少？有时候，考
核的尺子量的是“你摘了几个果子”，而不是“你栽了几棵
树”。五年一换届、五年一任期，谁还顾得上十年后才成材的
那棵树呢？急功近利，有时候是人的毛病，有的时候恐怕也
是那杆秤偏了。

“摘果子”不是错，但满园都是摘果子的人，没人栽树，明
年吃什么呢？干部的价值，不能只看“当期损益”，还得看“长
期资产”。

有些事，急不得。像种树，头三年你天天扒开土看
根，根反而烂了。你只管浇水、培土、防虫，到了时候它自
然往上蹿。“功成不必在我”这句话，说容易，做起来是真
熬人。

后来我有幸和那个修路的老前辈聊过一次，他说了一句
让我记到现在的话：“我工作这些年，每次走在路上，村里人
喊我吃饭，那个热乎劲儿，比评优实在。”

“政声人去后，民意闲谈中。”老百姓会记住哪条路是你
修的、哪口井是你打的、哪件事是你一任接着一任干下来的，
他们记得比谁都清楚。

（作者单位：四川珙县县委组织部）

“摘果子”与“栽树苗”

■ 从“生存型

返乡”转向“发展型返

乡”，过去回来是因为

在外面站不住脚，现

在回来是因为在家乡

能做成事。

■ 从“个体式

回流”转向“产业链式

回流”，一个“能人”回

来，往往带回一整条

供应链和一批老乡，

这也是天门等地服装

电商能快速形成产业

集群的关键。

■ 从“体力型”

经验转向“智识型”经

验，很多人在东部沿

海积累的不是简单的

打工技能，而是电商

运营、供应链管理经

验与品牌意识——这

些专业知识与技能，

或者说“软实力”的回

流，往往比资金回流

更值钱。

■ 返乡创业对

县域城镇化的改变，

不是简单的“人回来、

城变大”，而是让县域

城镇化找到了产业根

基，城镇的规模和形

态开始跟着产业和就

业走，形成真实的在

地城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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